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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游孔庙需要从南面的神道走起，如此味

道会更浓。

转身折下东西向横着的327国道，面朝北

方，深深吸一口气，然后抛却熙攘的人流和匆匆

的脚步，还有世俗的喧嚣和繁华，踩着神道中间

那条石板路，一步步朝着静穆、古意走去，原本躁

动的心会随着脚步渐渐地沉下来。远处城墙做

背景，两边数百年古松树做映衬，一条甬道伸进

城门，景色氛围古雅而幽深，不觉间便有了另一

种人生之旅的感觉。

据曲阜史籍《古城舆图》记载，当年孔庙神道

南端并没有东西向的327国道，就是正南正北一

条并不太宽的黄土路，从孔庙大门向南伸展，穿

过色彩幽深的庄稼地，一直通到风景迤逦的沂水

河边。民间传说，这是讲究建庙依山傍水的缘故，

前面通向沂河，就有了水的意思。对此，我更愿意

相信，它是古代庙宇建筑中一种专门的文化设

置。因为“神道”，顾名思义，就是通向神灵的甬

道，或者说走进神灵的甬道，用一条不太长的古

道，将逢年过节回庙享祭的祖先灵魂引向庙宇。

自然，也是提示前来观庙的人们，前面将见到一座

神圣的祖先庙宇，在那里供奉着一个高高在上、令

你不能不敬畏的神灵。就连路两旁的那些古老松

柏都如此肃穆，你不能不生出崇高的敬意。

所以，神道的设置，绝对是观庙不可或缺的

氛围渲染和心理暗示方式，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心

态净化和意趣提升过程，惟其如此，才能让人以

敬与静的纯真心态走进圣庙。古人说得好，观圣

境惟有“敬”，方能入其质里，得其高致。尤其是

拜谒孔庙，只有心静如水，抛却世俗的缠绕，才能

走近孔夫子性命的崇高意趣，才能观赏到历史深

处的大美意境，也才能够取得心领神会的高远效

果。《曲阜县志》上那些拜谒孔庙的诗句可以为此

作证。虽然大多质木无文，但绝对写得真实，在

孔庙前面人们一般不会打诳语，他们起笔往往从

神道开始，从一株株枯朽老衰的松柏写起，所谓

“老桧曾沾周雨露，断碑尤是汉文章”云云，可以

确信，当年人们进庙拜谒，许多人就是这样沿着

神道，一路小心翼翼前行，一点点地走进了历史

更深处。

想象他们一定是在庄重中起步，然后弓着腰

蠕蠕而行，脚下踩着路上斑驳的疏影，随着沉缓

的脚步，一点一滴地洗却了心头的繁杂与浮躁，

消解了情怀的激荡与愤然，最终将自己净化为精

神上的处子，一个通体的朝拜者，内心酝酿出了

无以言说的敬仰情怀，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语）。在这样

的心态下，随着悠然古乐和凛然松树的导引，走

进森森古庙，领略儒道的原质深味，接受圣贤的

超度洗礼，捧着自己的灵魂，从现实走进远古，从

肤浅走进深致。

因为如此，在神道的北端，前人专门建有一

座危乎高哉的“万仞宫墙”，并且制造出一个有趣

的现象：如果你站在神道的南端，便会发现万仞

宫墙的城门并非与其直直相对，大门稍稍有点偏

东；如果你一路走进去，真正到了神道的北头，会

发现其实神道与城门以及孔庙中路正南正北地

相对。一直以来，人们不理解此种构成的原理，

我想，这也许就是孔庙神道的独具匠心的设置，

不论你心灵在何处，不论你情意如何偏斜，你走

完了这一条悠长的神道，也就扶正端直了自己，

沿着神道走进去，你就会找到真正的方向。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世界上更多宗教庙宇，它

们大多都有这样的设置。比如西方的麦加之路，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培育酝酿情怀意识的必备过程

设置；还有高原上的藏传佛教，那些从老远的地方

长跪到布达拉宫朝拜的藏民，甚至可以经历数月，

一步一磕头，一路走来，不仅心底变得端正无邪，

最终眼睛都变得清澈见底；还有那些藏在深山的

道观和佛寺，它们无不在进入山门之前，让人先转

一通曲折的山路，然后以超脱的心愿进庙求仙拜

佛，应该说这都是同一种文化设置原理。

因此，当我虔诚地走在神道上，沿着古人设

定的庙宇审美议题，感受庙宇文化的绝妙创意，

不知不觉间便有了些气定神闲的感觉，脚步轻松

得令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再看看周围的人，他们

大都低着头闭着嘴，眼睛里泛着宁静的水光，我

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游孔庙的通体感受，具备了

识解阅读的心理准备，形成了观赏和理解历史的

场域氛围。

我也由此更深度地理解了孔庙，圣庙是有章

有节的大结构，它就像一部好的史书著作，自然

是不能没有像样的序言。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以

孔夫子为核心编撰而成，孔庙是孔子及其儒家思

想精华的空间实体展开，那么，某种意义上中国

历史或许正是从这条神道起笔撰写，孔庙前的神

道就是引人入胜的一篇精彩前序。即使不是一

个专门的史家，平心静气地走完这条深邃的心理

长路，也会萌生出莫名的好奇感，进而产生欲罢

不能的阅读冲动。

二

天上的雨正紧，虽然古往今来有“烟雨江南”

的审美命题。可惜，粗鲁的江北自古便不解此种

风情，张口便是“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没有仔

细品味雨景的习惯。置身神道的北端，才知在风

雨中观景绝对是一个上佳选择，尤其是在曲阜孔

庙前以风雨之心观景赏物，蒙蒙细雨不仅最能激

发人的思古幽情，同时为景观笼罩上了一层淡然

的诗意，平添一种形而上的朦胧神韵。只是，细

看曲阜的烟雨，它不仅将景色变成诗篇，将人变

成诗人，更是借着烟雨稠云，让人成为玄而又玄

的宗教家或哲学家。

抬眼远望，透过迷蒙的烟雨，可以看到城门

楼上有四个大字“万仞宫墙”，一看便知是清代乾

隆皇帝的大手笔。据说此门原为“仰圣门”，明代

嘉靖年间山东巡抚胡缵宗巡查曲阜，那时新城刚

修了不久，便特书“万仞宫墙”以做门额。后来，

乾隆皇帝来曲阜，又重书一匾悬于门上，有人说，

经过乾隆皇帝这一题写，曲阜城以及孔庙就盖上

了皇家的印章，其历史高度得到了最终的确认。

仰圣门虽然命题不错，也很恰切，但是，“万仞宫

墙”则意义大开，平添子贡当年“得其门者或寡

矣”的意蕴不说，同时也告诉前来孔庙拜谒的人

们，自古进入孔庙和儒门不容易，即使你一番跋

涉，最终也未必就能够真正进入历史的更深处，

因为此处的大门有万丈之高。

不知为什么，看到这个匾额便想起了远在西

藏的布达拉宫，那该是整个中国最高的宗教信仰

庙宇吧，高居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在藏民

的心目中，也许庙宇的神灵被捧上了世界至高

处，于是便有了绝对意义和神圣性。所以，信奉

藏传佛教的人会特别虔诚。曲阜城门被命名为

“万仞宫墙”，标识的数字甚至比西藏的布达拉宫

还要高，冥冥之中，便使人们获得了另一种绝对

化更高的直觉，意味着孔庙的神灵比世界上最高

庙宇还要高些。加之此话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表

明曲阜的至圣先师庙宇是皇上钦命的华夏至高

宗教庙宇所在，这里才是我们民族至高信仰圣

地。因此，仔细打量眼前的景致，如果说西藏的

高原庙宇缥缈在风雪弥漫的山峰上，那么，借着

烟雨从孔庙前的城门望进去，约略可以看见里面

的大门，整个庙宇仿佛飘浮在仙山琼阁的天界，

好不神灵。

当我置身城门之下，抬头仰望高高的城门穹

隆，环顾那特设的瓮城，才知道乾隆皇帝之所以

亲自书写匾额，可能还有另外一些不能明说的因

由。万仞之高的宫墙里面，孔子庙宇绝对不是坐

落在深山老林或者峰崖水边的道观佛寺。隐居

的道观佛寺不管是谁，只要是想求仙拜佛，都可

以爬上山去，走进山门膜拜祷告一番，求其所

想。至圣先师庙宇则不然，因为有了“宫墙”二

字，它属于国家的严格管控之地，绝对不可以随

便进入，城头上的题款告诉人们，不管你是谁，哪

朝哪代，需从“天子”钦定的大门底下，低着头走

进去。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的规矩，除非是些街

谈巷语野史可以随地流淌，中国的正史有着特殊

的修史规范和现实用途，从来就不能随便进入其

中；中国的本庙同样也有中国本庙的守护和拜谒

律则，那可是国之重地，所以，一方匾额悬挂在大

门之上，就是正告世人，此处闲人免进。

也就是说，乾隆绝对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

皇帝，大清王朝能够出现“康乾盛世”，绝不是历

史的偶然。所以，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当

他再一次亲历曲阜祭奠孔夫子的时候，可以想象

他站在城门下面端详沉思的样子，乾隆不仅理解

儒家历史的深度和高度，也深知该怎样引导一个

国家和民族进入历史的深处。于是，他率领群臣

行过大礼，在孔府里品尝了正宗的诗礼银杏孔府

菜，在一阵阵山呼万岁中，挥笔题写下“民风胜前

度，时节欲清明。瞻仰宫墙近，曷胜望道情”之

后，转身将众臣扫视了一圈，微微一笑，又题书出

四个大字“万仞宫墙”，并颁下圣旨：就用它来做

城门匾额。

清代人肇端于荒蛮之地，属于马上得天下一

族。或许开始识汉字不多的缘故，因此对方块汉

字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和警惕，才会屡屡发生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类的文字狱。在他

们看来，孔庙绝不是流散在民间普度众生倡导超

尘出世的一般庙宇，可以让民众随意地进出，尽

管作为庙宇，它有善化灵魂的作用，但是几个有

知识有见识的汉人曾郑重告诉他，从一开始，整

个华夏民族和国家甚至历史就建构在此庙的基

础之上。为什么唐代会造出天下无处不孔庙的

局面，传播为整个民族普泛性的祭拜处，因为孔

庙是国脉所系、民情所系，绝对不是一个善字了

得，所以，对此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尤其后来，乾隆皇帝又从书本中看到了“天

地君臣师”的记载，更让他真切地看到，皇权和孔

夫子具有深层关系，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同位一

体，更重要的是会产生严重的历史连带反应，正

像他的父亲雍正皇帝的《谒庙诗》所说：“扶植纲

常百代陈，天将夫子觉斯民。帝王师法成隆治，

兆庶遵由臻至淳。道统常垂今与古，文明共仰圣

而神。功能溯自生民后，地辟开天第一人。”于

是，在孔庙前的大门上，专门贴上皇帝榜书的标

签，不仅仅是对孔夫子的认定和褒扬。用“万仞”

一词来标识孔庙，与称颂皇帝“万岁”同一语意，

表明皇家和孔庙具有共同高度，即孔庙既是庙又

不是庙，每一个进庙谒孔的人，需要带着敬仰皇

上那样高山仰止的情怀入庙祭拜，谒拜先师也就

是在谒拜国家。如果不能够深度理解这一点，也

许你就不配来到这里，即使你到了这里，也不允

许你进入孔庙观瞻。

特别是那个“宫”字，它特别透出一种怪怪的

眼神，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深宫朝廷。就像北京

紫禁城里的浩大皇宫，那是一个至高无上极度神

秘的人间禁区。因为皇上和他的嫔妃们就住在

里面，所以，绝对不可乱来，以至于成了专门用来

发布“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圣旨去处。在乾隆

皇帝眼里，既然君师一体，孔子是千年“素王”，孔

庙自然也就是一个专门设置的“宫殿”，大成殿里

的孔子塑像自然是头戴皇帝的冕旒。只是这个

宫殿里不是一代皇帝，而是百代皇帝。所以会像

皇宫一样，只开辟一条皇家自己或钦许进入的专

用甬道，在此发布另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圣

旨”。而不是像旧时赶庙会或者今天旅游一样，

成为一个叫卖声、说唱声、叫喊声干云的地

方，如此这般，那“圣旨”便失去了神圣不二

的意味。自古祭拜孔子，就是前来领受“圣

旨”的过程。

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宋代开始，孔庙绝对不允

许人们随便进入，尤其是对那些怀才不遇或者放

浪形骸的文人，更是不准他们入孔庙吟唱抒怀，

因为他们会沿着文学“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

意溢于海”（刘勰语）的老路前来观景悲怨，不是

他们说得不好，或许他们说得太好了，好得几乎

失真，再加上他们的婆娑眼泪和恣意吟唱，往往

只是一己情怀的宣泄流露，且不说和所接受的

“圣旨”有些不对路数，也与孔庙家国天下的“大

道”不相吻合。因此，孔庙绝对不能接受任何私

情己意的祈求和表达，绝对不可以像其他宗教庙

宇，可以随便到里面祈求道福禄财寿，即使与孔

夫子教育教学的升学考试祈求，也一律免谈，非

人世间大道之求则不受，这就是孔庙的传统规格

和气度。

据说，明代张岱就曾在曲阜孔庙门前吃了不

大不小的闭门羹，他在《陶庵梦忆》中记道，为了

圆自己进孔庙的心愿，最后不得不“贿门者，引以

入”。据《申报》记载，一直到1899年，上面还三

令五申不能让一般人进入孔庙，依然秉持着文人

们不准随便进孔庙的老规矩。不仅如此，即使你

能够进入其中，也绝对不能乱说乱道，因为面对

孔子的通天大道，根本不需要语言，只需要跪下

来，认认真真地磕头，认认真真地上香，认认真真

地领悟即可，既不需要言说，更不需要分辩，它原

本传达的就是既在人间又超人间的“圣旨”，只需

要感受那一抹圣光灵韵，然后赞颂上天圣明。

既往的规矩已不复存在，老化的城门已被翻

修成了新色，城门上还造出了一个新的城门楼，

原本紧闭的大门，如今已是城门洞开。大门从里

到外成了一道可以自由来往的通道，石板路甚至

被来往的车辆和人流磨出深深的车辙和脚窝。

据说到了夏天，这里还成了远近老人们闭着眼

睛乘凉的好地方。在现代人的眼中，皇帝早就

倒了，封建社会已经成了一个个传说故事，孔

子和儒家就是些天外的童话，眼前的一切似乎

都与“圣人”“圣旨”无关，于是，来曲阜旅游

的人，听着庙门前两边商店里传出震耳欲聋的

通俗歌曲声，还有导游小姐那天花乱坠的讲

解，许多人不会把乾隆皇帝的匾额命题放在眼

里。旅游已经将孔庙变成了一个赏心悦目随意

游玩的去处。

即使如此，在我心底的更深处，也许是读了

更多曲阜老书的缘故，依然坚信孔庙不会轻易被

改变，所谓“芹藻献功皇祖述，宫墙焕道素王垂”

（乾隆皇帝《释典先师礼成述事》）。因为宫墙里

面素王孔夫子垂范的“大道”难以改变，包括帝王

在内人们还将用不同的方式来祖述圣道，即使再

过若干年，即使再经历世俗化和西方化的冲刷，

历史所沉积建造出的孔庙已经化作了民族心理

的永恒，人们不会随便让这座古老的建筑消失，

就像不会让天地随意改变规律一样，于是，伴随

着天地自然的永恒，它一定会被人们不断地寻找

和祭拜。必要的时候到历史深处祭祀孔子，这已

经成了一条民族历史恒律。

三

身边的雨稍稍有些弱，只是风还透着如许

凉意。

步入城门，眼前是一条横着的东西柏油马

路，两边旧时被人们称之为“东马道”和“西马

道”，分别连着西面的“半壁街”和东面的“阙里

街”，是城里人平常出行的通道。同时，表示所有

人来到这里，都需将自己所骑乘的马车放在庙门

外两边，绝对不可以停放在神圣的庙宇门前。这

也就是为什么会在孔庙大门外的东西两侧各有

一幢“官人等至此下马”的碑石，并非是告诫人们

不准骑着高头大马进孔庙，而是告诫人们，从孔

庙的门前经过也必须下马行走，以示尊崇。可惜，

现在这些老规矩已经没人理会了，现如今的人们

可以随意地在孔庙门前开着汽车横冲直撞，“官

人等至此下马”碑埋在齐腰深的杂草中。

孔庙门前的景致变化，不能不使人想到孔庙

近现代的历史变迁。近代史上，人们在曲阜孔庙

并没留下多少值得记忆的建筑标识，相反，更多

的是篡改和破坏遗迹以及那些令人无法忘却的

痛苦记忆。就像《曲阜县志》记载，战争年代以解

放战争时期对曲阜城的破坏最为惨重。1946年

国共两军在此割据争夺，大炮将城墙炸开了好几

道口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骤然而起，北京

大学的女学生谭厚兰领着几个人跑到曲阜，鼓动

当地数万农民涌入城里，在空府门前举行了声势

浩大的讨孔、捣毁三孔誓师大会之后，不到一天

的时间，城里城外的牌坊拉倒了一大半，孔庙里

的碑碣被砸烂了一千多块。明代的孔子塑像也

被生生拖出大成殿，绑在汽车上游街示众，最后

被颠得粉碎，弃置在路边。

近代以来，最不能使孔氏族人释怀的事情，

还有继秦始皇、元代之后，红卫兵将孔子墓第三

次掘开，墓坑掘至近百米深，一直到“文革”结束

后，近10年的时间，坟墓才被重新填平，将原来

的“马鬃封”变成了现如今的圆坟头。那一次孔

林掘开的坟墓竟然有几十座之多。也正是因为

这个原因，据说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不仅终生

没再回曲阜，死后也将自己葬在了台湾岛上，虽

然在其讣告中有“厝葬”一说，暗示可能会回到孔

林安葬，但是内心的惨痛却永远难以平复。

“文革”结束后，曲阜城依然在不停地改造，

1977年，曲阜城正中间硬硬地劈开一条大道，就

是今天的古楼大街；大概也是1977年，当时的一

位县委领导，因为高高城墙上夏天经常有人在上

面游荡乘凉，城墙下面，就是低矮的民房，大热天

女人们洗洗擦擦实在不方便，如此下去，实在是

有伤风化，于是他一声令下，将原本还算完整的

城墙，除了南北两座城门，西北角东北角两段没

拆完，其余拆得一干二净。使得新世纪之后，大

约是2003年，需要用整修城墙的方式来招商引

资，创新旅游环境。人们不得不在原来的基础

上，绕着城四周重新修起青砖城墙，新修造的城

墙不仅矮了许多，也窄了许多，怎么看都是故意

造出来的假古董、历史赝品。不过有总比没有

强，曲阜终于可以穿上新裙子了。

近代战争风云和世事跌宕中，曲阜不仅建筑

和文物遭到严重破坏，因为人们总是喜欢将孔夫

子和社会负面事情联系在一起，这里所遭受的文

化内伤更为惨烈。随着异族入侵，华夏天灾人

祸，中国人不知为什么，开始肆意地折腾孔夫子，

将孔子拉出来做可恨大清王朝的替罪羊，用践踏

孔庙来做心灵屈辱的发泄，尽管闹剧之中颇有些

不得已的味道，但是，确实让曲阜人为之暗自神

伤，一直到今天，过往的一切已成陈年往事，人们

还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专门为当年的狂妄与

肆情来还债，重新用“创造生活儒学”“儒学进乡

村”“创造和乐家园”“天天祭拜孔子”等活动为种

种生命的羸弱而疗伤，人们不知道儒道一旦破

坏，重新回归谈何容易！

所以，曲阜及孔庙前这一段空落的街道，便

成了近代中国社会与孔子及其儒家关系的一个

缩影，几乎就是空无一物。想当年，袁世凯、张勋

之流，曾经大耍政治手段，肆意推行尊孔读经，甚

至将原来的祭孔仪式改成了新式，结果还没来得

及修缮曲阜和孔庙，便都被敲门砖活活给砸死

了。当然，也出了几个像康有为之类的尊孔派人

物。1912年，他曾专门召集一伙老儒，在上海像

模像样地成立了一个“孔教会”；9月份，又跑到

曲阜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推举康有为当

会长、陈焕章当总干事。康有为还为此在曲阜住

过一段时间，并为当地题写了不少的匾额。所

以，细算起来，近代除了康有为的几件书法字碑

还算有些看头，其他的别无长物。

进入现代之后，尽管蒋介石极力推行所谓的

“新生活运动”，据说也是受了康有为的影响，后

来还将此项运动带到了台湾岛上。蒋家王朝在

孔庙中同样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据说曾给七十七

代衍圣公孔德成送来了一对沙发，他原本是想带

着沙发一块前来参加孔德成的婚礼，没有想到头

天晚上发生了“西安事变”，活活被张学良杨虎城

扣押起来，只好派人将沙发送过来，人却来不了

了，蒋先生为此大为恼火不说，也让孔府上下当

时颇为不安。

现代社会透过一阵阵现代工业所造出的枪

炮硝烟，一些人对于地球那边一些新面孔和新鲜

事由好奇进而产生向往，于是便以“德先生”“赛

先生”为旗帜，除了望着曲阜和孔庙疯狂地呼喊

“打倒孔家店”，其他的好像什么也做不了，也不

会做。在曲阜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使当年衍圣

公府里的人们为此惊恐不已，曲阜城里城外的孔

姓人家也跟着没少受气。到了后来，随着一声高

似一声的“打倒孔家店”，终于让几千年的孔庙从

此断了供奉的香火，威严的衍圣公府也成了“黄

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空宅，曲阜及

孔庙还有历史传统颇受伤害。

关于“打倒孔家店”这一历史口号，曲阜当地

还有一种说法：当年“五四”运动在曲阜轰然而

起，坐落在孔庙左邻、孔府门前原本孔氏家族创

办的“四氏师范学堂”，当时已改成了山东省第二

师范学校，为了响应北京和省城学生的号召，学

生们一边把姓孔的校长赶出了校门，一边连早饭

也不吃，便扯着床单举着拳头上大街游行。浩浩

荡荡的队伍到了孔府门前，一个学生突然从队伍

中冲了出来，挥舞着一把大刷子，在孔府门前的

照壁上用墨写下了“打倒孔家店”五个大字。多

少年后，照壁上的字迹依然非常清楚，不知为什

么，孔府里的人一直没往下擦。

不管是谁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个

口号本身才是问题的关键，它才是近代曲阜孔庙

最大的病根。因为这个口号，不仅有了毁坏高于

建造、抛弃大于引用的创伤，也使得曲阜这个天

高皇帝远的偏远小城，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社会

文化的漩涡。终于怒涛漫过城头，大水冲进城

里，冲进孔庙里，将大街小巷冲洗一空不说，还将

许多的名胜古迹冲得东倒西歪。也因为这个口

号，使得“革命”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极度逼

窄了近代人的眼界和心胸，为了释放压抑和屈

辱，人们进一步失去了理性，所谓无产者无畏，他

们就像不懂事的孩子怨恨自己父母没能耐，怨恨

孔夫子及其儒家妨碍了他们发家致富，怨恨自己

在西洋人面前没能够耀武扬威，所以，除了砸烂

自家的东西向父母示威之外，便是蹲在地上抱

头大哭。他们毫无底气和能力来建构自己，像

鲁迅所描述的只会“荷戟独彷徨”，到头来，只

能留下一些难以磨灭的修改和毁坏痕迹，在孔

庙整体建筑中留下一段建筑史的空白。一直到

今天，人们除了尽可能地维护修缮曲阜既有的

文物古迹，然后便是不知道在前人的基础上再

建造点什么，或者说不知道该为儿孙们留下什么

值得怀念的记忆，许多人依然活在近代以来的遗

风余绪中。

当然有人这样说，近代所给予曲阜孔庙的，

就是一种历史的深思，有此深思便足够了；也有

人说，近代给曲阜的就是一种弃旧图新的热望，

现如今曲阜老城之外的迅猛发展，不正是这种弃

旧图新的成果吗？此话虽不无道理，但是近代以

来，审视孔庙建筑上的空落和欠缺，中华民族文

化的主体和核心上竟然没有一座近现代人的标

志性建筑，除了历史的遗憾之外，也不能不再说

一句，近现代人对于自己的民族传统太感情用事

了，当情感淹没理性之后，他们也就没有能力给

出“打倒孔家店”以后中华民族文化到底该如何

存世发展的答案。

站在城门和庙门的空间地带，整个身心都被

天空飘来的阴雨淋湿，有些空冷的感觉。也许因

为下雨，游人少了许多。平常这里是导游肆意张

扬的天下，人们拥挤在这里，莫名地追随着前面

的脚步，惊恐地望着满大街的小商小贩，无奈地

听着各地旅游者无休止的吵闹朝庙门走去。我

渴望着能有一场大雨，清醒清醒大家混沌的头

脑，因为历史需要清醒的理性，任凭感情只能坏

事。针对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信仰的对峙与较量，

民族信仰最后被冲击和肢解，乃至弃之如敝履，

终于造成今天所谓信仰丧失的严重问题。对于

近代所造成的这种信仰文化的历史空白，到了该

反思和矫正的时候了。

（《走进历史深处——儒家文化寻踪》，刘振
佳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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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的悠远意蕴孔庙的悠远意蕴

本书以散文的笔法，采用时空融合的结构方式，选择曲阜古城具有代表性的“三孔”等历史名胜古迹和
文化意象，描绘出了泰山之阳、泗水之滨的霁月风光以及孔子故里、东方圣地的历史风貌。同时，通过对景
观移步换形的真切描述以及典籍史料的鉴别梳理，尤其是对鲁地风土人情的深度开掘，全方位展现了文化
发祥地人类经典文化遗产的意象之美、古韵之美，深层次地揭示出中国传统儒家渊薮之地的厚重历史内
蕴，即那些经过数千年沉积依然潜存于建筑结构、碑碣纹缕、眼神笑意中的历史与生命真谛和那些掩埋于
历史尘埃依然活化于优雅礼仪、仁爱道德、终极信仰中的普世与永恒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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